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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花头”和“波浪头”

上世纪 80 年代初，大多
数学生仍喜欢扎 70 年代普遍
流行着的麻花辫，而那些已经
工作了的年轻女孩却纷纷剪
掉了长长的大辫子，取而代之
的是短短的卷发。有的留起

“招手停”式的硬硬刘海，有
的还将头顶的头发稍稍拱起
后用发夹固定，据说这是“增
高”的好手段，很受小个子女
孩的欢迎。

当时一些年轻姑娘，硬是
把长到腰际的头发剪了，竟然
一点都不心疼。烫了一个流
行的“菜花头”，觉得一下子
时尚起来了。有些曾经烫过
的“菜花头”，留长之后就成
了浪漫成熟的中长卷发，也称

“波浪头”，这个优雅的发型
一时为女星们所喜爱。当时
的《大众电影》《电影世界》等
杂志封面上，龚雪等影星常以
中长卷发出现。对卷发一往
情深的人担心睡觉时头发被
压直，还要在睡前用卷发夹把
头发卷一卷。

当时为了省钱，许多人都
不愿去理发店，而是买了发卷
自己做，经常可看到头顶满头
发卷的人走上街，成为那个年
代的独特风景。

《血疑》和《排球女将》的
播出，让剧中两位日本女星的
发型相继成为风靡一时的流
行范本。把额角两侧的头发
扎起小辫来，便能把有碍运动
的披肩发变成运动感十足的

“小鹿纯子头”，而幸子的小
短发则至今都未过时。

1983 年，内地第一次播放
了 香 港 电 视 连 续 剧《霍 元
甲》，剧中演员黄元申和梁小
龙剪的那种前面有刘海、后面
长及脖子的发型，开始流行于
年轻人中。

80 年代是港台剧在内地
风靡的黄金年代，林青霞的中
分直发作为经典的琼瑶女发
型成为流行至今的清纯流派；
那个年代比较经典的发型有

“徐小凤头”和“肥肥头”，至今
都是香港电视玩复古的范本。

到了 80 年代后期，烫发
逐渐普遍起来并开始有了不
同的造型。大辫子渐渐消失
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呈向外
爆炸型的烫发，整个头发都向
外“爆炸”，走起路来满头都
是卷卷儿在空气中抖动。

当时也有借助摩丝的“钢
丝头”，超强力发胶打造。若
干年后，电视剧《丑女无敌》
中的林无敌，就是这个发型。

明日关注：超市革命和外
来妹

欧洲巡演受追捧

《我是歌手》录完第四期，正
值 2013 年春节。小哥是个很孝
顺的人，向节目组提出来，要去
美国看望九十多岁的母亲。于
是台里临时做了一些调整，等他
从美国回来，比赛再照常进行。

趁小哥去美国，我在台里暂
时没有拍摄任务，就应邀去了趟
欧洲，主持一个面向各国华人华
侨的“巡回春晚”。这档巡回演
出历年春节都有，但据说“锐哥
的主持最受欢迎”。

原本说定只主持两场。小哥
结束探亲后，我要和他同时赶回
来，继续《我是歌手》后几期的录
制。可是后来一口气主持了七
场，还不算完。

有关部门打招呼，要求我主
持完整整一轮演出再回国。可
是我与小哥有约在先，而且和当
地工作人员沟通中有些误解，犟
劲又上来了。我这人呢，有个毛
病，就是吃软不吃硬，真遇上那
些不了解我、动辄拿“领导特别
大”“酬金特别多”“舞台特别好”
说事儿的人，我的态度就是无比
强硬、无比轴。越不让走越要
走，拍拍屁股马上走，谁的面子
也不给。

回国录不录节目另说。过年
了，我得回家看外婆去！

顶着各种压力，心里想着“要
陪小哥唱歌”，买张机票回了长
沙。说句实在话，在第一季节目
中，“经纪人”对比赛进展未必能
起到什么关键作用。但是为了
少年时的偶像，千辛万苦，我回
来了。

没想到的是，我回来了，小哥
没回来。

明明都上了飞机，因为发高
烧，又被美国人“撵”下去了。一
是怕他影响到其他乘客，二是怕
他在十几小时的长途飞行中发
生意外。

但是从节目制作周期来看，
又着实不能再等，只好忍痛让小
哥退赛，临时请来辛晓琪救火。
小哥退赛，我也就暂时没事干
了，又开始惦记欧洲那边的巡
演。

原本我对那趟巡演也是有感
情的。看到那些多年离家在外
打拼的华人，老乡见老乡，两眼
泪汪汪。很多人结束了一天的
工作，再开好几个小时的车赶过
来。为了配合他们的时间，我们
的演出往往要等到夜里 12 点才
正式开始。大家都不容易。

而且我当主持人，不喜欢假
模假式说官话，演员是演员，观众
是观众。我喜欢真心真意，让台
上台下闹成一团、疯成一片才过
瘾。最感动的是那些七八十岁的
老华侨，蹒跚着走上舞台，大笔一

挥，写上“祖国在我心中”高高举
起，那一刻，心情无法形容。

这么一想，我就心软了，决定
厚着脸皮打电话过去问问情况。

“咳咳……你们还好吗？”电
话 通 了 ，我 佯 装 正 常 ，做 关 切
状。“别提了，昨天在奥地利那
场，观众来了没看见你，都很失
望！”那边也顺势使劲捧我。“这
样啊，”我努力抑制住泛滥心底
的激动，沉思片刻，说，“那……
我还是回来吧。”电话那头，沉寂
了 10 秒，然后对方用十分克制的
声音对我说：“等等，你听。”“哇
哦……”一阵来自大洋彼岸的欢
呼声，排山倒海，把锐哥的眼泪
都给招呼出来了。立马动身启
程 吧 。 大 部 队 已 经 巡 演 到 荷
兰。我得从长沙起飞，经北京转
机，奔阿姆斯特丹。

一看手表，距离我从巴黎赌
气飞回来，刚好24小时。

大概赶上了一个不宜出行的
日子。刚出家门就遇上各种耽
搁延误，从长沙折腾到北京已是
凌晨 3 点半，而北京飞往荷兰的
航班大约 7 小时后起飞。我拦了
一辆的士，告诉司机无论什么酒
店，离机场近就行，反正能睡到
天亮就不错。车停在一家酒店
门口。一头扎进去，办好手续，
直接进屋扑倒在床。

明日关注：人家“泰 ”我
“荷 ”

妈妈骑电动三轮车载我去超
市买东西，超市离家七里多地，回
家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在回程
的时候，半路上发现三轮车快没
电了。如果再这样骑下去，电动
三轮车肯定会在半路没电，妈妈
的腿脚不好，不能走远路，我想到
减轻重量就能省电，就让妈妈骑
车先走，我搭公交车回家。妈妈
担心地问：“这时间有公交车吗？
半道上公交车会停吗？”我安慰妈
妈说：“没事，有的，你先走吧，公
交车招手就会停。”

妈妈走后，我站在路边，翘
首企盼公交车。十几分钟后，一
辆又一辆的车飞速而过，小面
包、小轿车、大货车，就是没有公
交车的影子，我也拿不准这个
时间还会不会有公交车，我一
次次地向公交车开来的方向张
望，心想要是真没车就自己走
回去。就在我拿不定主意是继
续等还是自己走的时候，一辆
黑色桑塔纳开出几米远后又倒
到我身边停下，我吓了一跳，连
忙往路边退，心想我可没招手
啊。这时车窗摇下，司机是叔
叔辈的同村人，我都不大能叫
出名字，只知道是一个村子的，
有时候上下班的时候会在路上
碰到。同村的大叔问：“闺女，
怎么在这半道上站着？”我不好
意思地说：“电动车半路快没电
了，我只好在这儿搭公交车。”

“上来吧，我正好回家。”我坐上
大叔的顺风车。我到家的时
候，妈妈也刚把电动三轮车锁
好。

妈妈很惊讶我能和她同时

到家，我告诉她我搭了顺风车，
并给妈妈形容了大叔的长相，问
妈妈他是谁。妈妈想了想说：

“他啊，论辈分你得管他叫叔，他
可是个热心人，捎同村人回家的
事，经常做，妈妈也坐过他的顺
风车。以后等咱家买车了，咱也
让别人坐咱的顺风车。”我笑着
说：“好。”

妈妈的话让我想起了海
哥。海哥是我们公司的司机，他
也喜欢让人搭顺风车，每次和他
一块出去办事，回程路过公交站
牌的时候，他总会扫一眼路边，
看等车的人中有没有他认识
的。我问海哥，为什么刻意去做
捎人这事。海哥说：“我学会开
车没多久，有次车子出了故障送
修，我自己搭公交车回家。那时
候公交车还不多，之间的发车间
隔时间也长，我站在公交站牌下
等了好久也没等到，忽然看到一
辆小车跑过站牌十几米了，又倒
了回来，停在我面前，原来是咱
村的小五，小五是村里最早有车
的几个人之一。小五把我顺路
载回了家。虽然这事并不大，但
我仍然很感谢小五，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眼里看到了咱，咱就感
激人家。虽然这事很小，但我一
直也忘不了，想起来心里就感觉
暖和。我也想做让别人感到温
暖的人。”

让人搭顺风车，这事很小，
但就是这小小的善，温暖了一
个又一个遇到它的人，而被这
小小的善温暖到的人，又把这
小小的善传播开，温暖着更多
的人。

白天零星地下了一点雨，晚上，
天上一颗星星也没有。夜黑得浓，
像一块密实的黑布裹挟了小镇。小
镇的医院亮着几盏日光灯，灯光跌
进黑夜里，如水珠滴落在黑布上，看
不出原来的生机。医院里只住着不
多的几个病人，他们稀稀疏疏地就
着这昏暗的灯光，悄无声息地躺在
病床上，或睡或醒，都是些有病不要
紧的病症，要不然也不能呆在小镇
的医院里。

值班室里的护士，正埋头填写
着表格。走廊上突然传来一声刺耳
的尖叫声，把这宁静的夜晚划破，竖
起耳朵细听，有人在吵架，声音浪头
似的，一声高过一声。两个陪房的
家属轻轻开门出来。果然，两个男
子在吵架，一个矮瘦，一个高胖。矮
瘦的不服气地叫喊：“你想打我？”高

胖的本来已经准备离开，被矮瘦的
一叫，火上浇油似的腾腾又折回身
来，他对着矮瘦男人叫嚣：“你以为
我不敢打你？你一点责任心都没
有，就知道喝酒，你按时按点给老娘
送点吃的，不成？”矮瘦男子只是这
一句话：“你想打我？”高胖男子激动
起来：“我就打你！”咚，一拳擂上
来！这一拳不仅打在矮瘦男子的身
上，也打在一旁围观的人心上，心都
突突一颤，没指望真打起来，人们赶
紧纷纷上前拦住：“有话好好说！”

护士从值班室里奔出来，人群
主动让开，让胖胖的中年妇女模样
的护士上前去，她一手拉着高胖男
子，一手护着矮瘦男子，柔和劝慰：

“有话好好说，你们是什么关系？”高
胖男子气哼哼地数落：“他给老娘送
个饭的心都没有！”高胖男子说完，

一甩衣服，像只骄傲的公鸡，走了。
矮瘦男子身子抖得似冬天风中的芦
苇，满含委屈地诉说：“我们是弟兄，
我是他大哥，你们看，他就这样对
我？”

这如戏的一出，旁人心里也理
出个头绪来了，原来是弟兄俩，老大
是孤单一人，好酒。老二有家有业，
但性格暴戾。老娘生病，老二觉得
他出钱，老大就应该出力，一分都不
能多付出。看来这弟兄俩都不是顶
天立地的男子汉。

他们的老娘也知道了这弟兄俩
的闹剧，她不能走路，坐在病房门
口，一动也不动，暗自垂泪。老大跑
她那儿去：“妈，他打我！”她说：“你
就不能不喝酒吗？算了吧。”他还是
纠缠着对她说：“老二就是欺负我一
个人……”他娘终于被他逼不过：

“明天，我就回去，再也不呆在医院
了，让你们闹……”

护士又赶来，她说老大：“你陪
陪你妈，不要再说这些没用的话
了。”接下来她劝慰老人：“不给你看
好病，我们也不让你走呀！”老人看
到护士，安静下来，她抓着护士的
手，感激地说：“多亏你们，要不是你
们这些天嘘寒问暖，送茶送药的，我
这日子可怎么过？”老人未干的眼泪
又掉落下来，护士赶紧从口袋里掏出
一张面巾纸给老人拭去眼泪，嘴里宽
慰她：“应该的，你好好配合治疗，病
要治不好你不更难？”老人点点头，静
下来。护士搀扶着老人，把她送到病
床上，轻轻地给她盖好被子。老人灭
了灯，窗外的夜色不再浓黑，有月亮
要升起的模样，她心里敞亮了一些，
想着明天也许是个晴天。

明天也许是个晴天小小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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